



除了遊行訴求權益，教師還可以分享願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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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幾天『全國教育發展會議』召開時的一些場內議論與場外抗爭，其實都不如彰安國中吳麗慧老師那一跪的震撼效果！吳老師不為自己跪求退休金，而是大聲疾呼教育當局正視『國中能力編班』現況中的B段班問題。這種正義凜然的道德訴求，不僅驚動了教育部黃部長，而且，也喚醒了全國教師會（簡稱全教會）的良知，他（她）們終於願意陪我們嚴肅檢視台灣教育界這種『反對教改』的扭曲現象，而為『教師專業自主』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註腳。

最近911台鐵工會的罷駛風波剛剛平息，緊接著，電信工會也將在923到立法院陳情抗議。如此看來，928教師遊行箭在弦上，大概不得不發！問題是目前全國教師會不是『工會』組織，『教師法』對於教師的工作權的保障，又超乎一般的僱傭關係之上，而且，呂秀菊理事長及其他同仁也對『教師專業自主』信誓旦旦（譬如主動結合教改團體，公開指出有十八縣市國中能力編班），如此一來，928遊行的基本訴求究竟是甚麼呢？難道就像去年一樣，只為了二十年失聯的同學可以意外地在街頭見面？
我想教育當局，不管是教育部也好，各縣市教育局也好，都有責任好好處理教師退休問題，同時，也不要為了教育資源更合理分配，譬如成立資源班（挹注獎助學金幫助清寒優秀學生），而減少了教育經常費的編列。同時，在非常需要教師專業成長的教改緊要關頭，更不可加重教師正常的『教學時數』。還有，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，尤其更要適當地減免教學時數。最後，讓教育過程回歸教師比較容易操作的情境，並將需要高度熱情投入的教學活動（譬如九年一貫），變成『半實驗』、『半推廣』的政策。總之，如果學生家長對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不再像過去那麼焦慮，那麼，教師無論喜歡運用哪一種教法，大概都比較可以從容自在了。
如果上述這些正當訴求都可以獲得正面積極的回應的話，那麼，我們要冒昧地請求全教會的同仁，在928當天，佈置一場具有嘉年華氣氛的『教學博覽會』，然後把『遊行』改成『踩街』，敲鑼打鼓地邀請大台北地區的市民攜家帶眷，一起來分享全國教師的教育願景！
這個博覽會的內容，或許可以考慮下列幾個面向：(1) 教學成果展示，譬如校園內的『數學歩道』、學校網頁的設計等等；(2) 結合社區資源的教育現況介紹，譬如如何邀請文史工作志工說明一座古廟的歷史，或教育特殊學生或弱勢學生？(3) 優良教師（師鐸獎與Power教師獎）事績分享；(4) 退休教師的志工心得，譬如擔任學生的課後補習指導；(5) 教師自發性組織幫助清寒學生，譬如新化高中的『蒲公英基金會』；(6) 城鄉（譬如台北與台東）教師的交流與資源共享；(7) 如何指導實習教師？(8) 如何帶領社區提升『在地的』公民意識，譬如幫贊社區居民處理環保議題？(9) 如何進行教師專業發展？(10) 如何與家長、教育主管共同合作，創造三贏的局面？(11) 十年教改脈絡中，身為教師如何因應－譬如如何與教改團體或其他社團（包括政黨）對話？(12) 中小學教師如何與國際接軌，譬如參加國際研討會？(13) 如何說服家長與校長維持常態編班？(14) 教師如何改善學習評量，譬如虛心檢討每一次考題，並說服其他同仁勿用出版商提供的測驗卷？等等。我想，如果類似上述這些展示言之有物的話，那麼，教師團體即使沒有像吳麗慧老師這樣的跪求，也必然可以贏得社會各界的敬重與愛戴。
當然，如果全教會認定非遊行不足以達成他們的訴求，而放棄了類似上述這種（可能是成本最小）的溫柔對話機會，那麼，於『法』固無不合，論『理』顯然得當，在感『情』上，社會大眾應該也願意相挺。只是，如果少了一份堅持教師專業自主的『道德承擔』，那麼，伴隨著老師頭銜的『文化資本』（包括傳統所謂的『師道』），可能在教師變成『工會成員』之前，就已經『隨風飄逝』了！
到時候，教師是怎樣的社會角色呢？或許只不過是一種單純的謀生工具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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